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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学者就该真学者就该把学把学术作为自己的生命术作为自己的生命””
——朱德发教授访谈录 □张丽军 李君君

生命的成长

张丽军：您是如何对文学产生兴趣的？哪些

文学作品最吸引您？您又是何时立志做一名学

者的？

朱德发：我为什么对文学发生了兴趣呢？这

里面原因很多。从小在家乡教学，闲余时间比较

多。当时农村里新书比较少，流传在农村里的古

典小说包括武侠小说比较多，像《三国演义》《水

浒传》《七侠五义》《三侠剑》《小五义》《小八义》，

我很早都看完了。看了以后，就觉得比较有意

思。好像在这些书里面是另外一个世界，是一个

绿林世界。我觉得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不大一

样。以后我上了星期学校，星期学校的课程是一

些初高中的课程，这里语文一般就属于所谓的严

肃文学了。我觉得这些文学的审美趣味和我看

的那些通俗文学不是一个味儿。这些文学总是

在理性上引起你的一些思考，审美感受也不一

样，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对古代文学比较感兴

趣。因为中学课本上李白、杜甫、陶渊明的诗，还

有《史记》、楚辞，诗词比较多，通过当时教材的学

习使我对古代文学越来越感兴趣。因为我看了

那些通俗小说，所以就觉得白话文学没有深意。

那时有鲁迅、茅盾、郭沫若的诗。我当时觉得郭

沫若的诗太没意思了，就跟喊口号一样，跟古代

诗词没法比。古代诗词不仅读了朗朗上口，而且

你还能读出韵味来。所以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

逐步激发起了我对文学的兴趣。

通俗文学中其实有很多的诗词歌赋，而且写

的很奇妙。有些人物写的比较好，当时看了《三

侠五义》后，我最崇拜白玉堂，当白玉堂死后，我

有两天都没有睡觉。我对文学的喜爱就从这儿

开始。我对文学兴趣达到一个顶点，是在1957

年左右，杨朔回蓬莱老家。他回去以后，蓬莱县

委宣传部就给他安排了多次文艺讲座。杨朔就

给我们这些业余爱好文学的青年讲他怎么创作

《三千里江山》。我当时很崇拜杨朔。他的小说

《三千里江山》出来以后我也看了，语言很好，故

事也行，但是与我以前看的武侠小说相比好像要

直白的多，构思不是很奇妙。但是那个时候我觉

得他能写出一部长篇小说也不简单，所以心里还

是比较崇拜他的。他每次讲完以后总是要和我

们交谈一下，我就问他怎么创作的问题。他就给

我们谈生活，说没有生活就很难创作。光有生活

还不行，还得体验它，有感性体验，有创作欲望。

听杨朔讲完以后，我也萌生了当个作家的想

法。那时还没有当学者的想法。但想当作家我

现在的文学修养还不行，还得学习。正是这个时

候，有这么一个机会，蓬莱县要推荐两个人去大

学里面深造。当时蓬莱县委的文化部部长把我

叫去说：“老朱啊，你是不是还想上学？”我说我还

想上大学，他说：“行，提供给你一个机会吧！”县

委就批准了我去大学深造。

我被保送的是曲阜师范学院。我当时就觉

得县委、县政府对我这么重视，能让我上学，我就

想一定要好好学，将来再回到蓬莱县，再干点事

儿。我当时想的是将来当个作家，没想当个评论

家。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就得按照大学的培养规

划了。大学它不是培养作家的，它是培养学者的

地方。

栖于书海，行于大学

张丽军：请谈谈您的大学时代生活，以及这

一时期您的文学阅读情况。

朱德发：我们那个时间上学，1960 年到

1964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那时中央采取的

政策是“休养生息”，和全国人民一起渡过难关，

生活是“瓜菜代”。我们那个时候，曲师靠近农

村。农民毕竟是种地的。有些老百姓就在校

门口卖东西，什么菜包子、菜团子、胡萝卜、地

瓜都卖。吃不饱的可以到学校周围买一点

儿。因此我们在那个年代还没怎么挨饿，得水

肿病的人很少。

我觉得曲师那个时候的基础教学抓得比较

好。老师们教学很投入。当时有一个教务长高

赞非，基础教学抓的非常扎实，亲自听课，监督有

方。学校为中文系学生开了一些书目。我就按

照这个书目，几乎把所有的书目都读完了。有些

书没列在书目里面，我就去拜访外国文学的老

师，他还给我介绍了一些书。那个时候我非常愿

意读书，读的面比较广。主要感兴趣的有两类，

一个是文艺理论方面的，几乎中外的文艺理论能

看的我都看了，包括美学、文艺心理学。想当个

人文学者，理论修养是很重要的。你要搞研究，

没有理论不行啊。我那时看了很多理论书，对以

后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些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想武器，我

现在理论兴趣也是很浓的。现在很多的问题，我

们不能阐释，显出我们理论思维的贫乏，没有深

度。我在大学里这方面的书读的比较多，思考也

比较多。我几乎每次讨论都发言，都是打破砂锅

问到底。

张丽军：您曾提到您非常喜欢古代文学，您

喜欢哪些古代文学作家作品？

朱德发：在大学里我比较感兴趣的课有古代

文学。我觉得中国的古代文学和西方中世纪文

学不一样。西方中世纪确实处在一个黑暗的王

国，它不利于整个文学的创作。在中国所谓漫长

的封建社会，其实对文学创作非常宽松，你愿意

怎么写就怎么写，似乎没有什么严格的政治上的

东西来限制你。政治限制主要从明代开始，在明

以下，有什么“文字狱”，但文学创作还是相对自

由的，不然明清怎么能创造出“四大奇书”和《红

楼梦》《儒林外史》？所以我当时对中国的文学就

有一种感觉，好像西方中世纪不能和中国的封建

社会相比。

所以中国所谓的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倒是对

作家的自由创作提供了不少自由空间。所以出

现了很多的大家和很多的好作品。这些作品现

在我们的文学能不能超越还是个问题。因此中

国这几千年的文学和文化确实需要我们好好总

结一下。

张丽军：您认为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是

否存在断裂？如果存在，它体现在哪些方面。如

果不存在，它们之间联系何在？

朱德发：我虽然一直研究现代文学，但我没

有把它与古代文学对立化。我觉得现代文学有

很多的主题，是从古代文学延续过来的。有人说

中国的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有断层、断裂，

这些观点我都不同意。怎么会断层呢？从哪里

断呢？它为什么断呢？古代的文化意蕴、内在思

想、生命意识是一个传统，是一个深入人心的传

统，是个塑造人灵魂而内化人的心理结构的传

统，而这个传统一旦建立起来以后是不容易斩断

的，它消解不了。所以我当时对古代文学比较感

兴趣。我以后能写《中国山水诗论稿》《中国史论

情爱文学》从中国古代一直通下来，就是因为在

大学阶段我看了很多的田园山水诗，也读了不少

情爱文学。我觉得最具有魅力的，最具有人性深

度的就是写爱情的东西。我觉得中国的诗歌也

很好。中国是诗歌的王国，而最好的诗就是山水

诗。中国的山水诗太有美感了！

我当时还买了一本《杜诗百首》，一个小册

子，就装在布兜儿里面。早上起来除了读外语就

是读这个，我当时能背好多杜甫的诗，现在大多

都忘了。当时我们学的外语是俄语。读了以后

觉得很枯燥，没有味道，就读杜诗。我觉得杜甫

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我当时内心的情绪能发生共

鸣。李白的诗我也喜欢，但是因为他是浪漫的

诗，所以他有些诗有点儿太飘了、太狂了。我当

时对陶渊明的诗比较感兴趣，他的田园山水诗、

饮酒诗至今回味起来还是诗意浓浓的。

有名的古典小说我几乎都读了。因为我原

来在家里就读了很多，我上大学以后就读的更多

了，但是就是没读《金瓶梅》，因为借不到，它当时

是禁书。

“五四情结”的思与说

张丽军：1966年“文革”开始了，这长达10年

的“灾难岁月”，您是如何度过的？以往的访谈

中，您说您在“文革”时期把自己锁在宿舍里，一

个人静静地读书，您何时有的这种意识？请您谈

谈您对“文革”的记忆。

朱德发：开门办学搞了大概没有几个月，文

化大革命就来了。这一下就是10年。一开始那

个时间，我和同学在一块儿闹革命，教师也成立

了造反战斗队。我还去串联呢，上北京接受毛主

席的检阅。当时很狂热，也不知道是怎么个事

儿，就跟着走，就怕跟不上。

那个时候我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怀疑

过。赶到烧“四旧”、抓走资派、斗反动权威，这个

时间脑子里就开始有想法了。我想搞文化大革

命不是在破坏文化吗？烧“四旧”怎么把古代文

化都破坏了呢？搞文化大革命怎么把大多数老

师都揪去了呢？我觉得不能满眼都是敌人呀。

脑子里就出现了很多这样的问号。我那个时候

就看了不少马列的东西。

毛主席讲大学还是要办的。这个时间为了

备战，一些大学被赶到农村了，山师大就到了聊

城。1968年到1969年，中文系就派夏之放、冯

中一、薛绥之、薛祥生和我到聊城去办高中教师

辅导班。我的思想一直是比较解放的，没被极左

的东西给禁锢住了。

张丽军：从1964到1974年，您经历了近乎10

年的“沉默”，这10年的“沉默”为日后的发展积

攒了巨大能量。请您谈谈您这10年“沉默期”的

精神积聚。

朱德发：“复课闹革命”以来，我就考虑着一

面教一面学，一边写教材一边研究。我觉得这和

我在曲阜四年扎扎实实的读书积累有很大关

系。文化大革命当中，1967年以后，我自己就利

用这种所谓的“斗批走”、“斗批散”这个空间，看

了不少书，读了不少史料，想了好多问题。所以

我觉得这个知识积累，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文学

知识的积累，都为80年代的爆发打下了基础。

没有这些基础，我是不大可能写出那些东西的，

而且这些东西我都很熟悉，很早就在考虑。

张丽军：1980年初，您的一批万字文章连续

被国内有影响的刊物录用，请您谈谈您的这些文

章当时的情况和影响力。

朱德发：我的第一个小册子《五四文学初探》

就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写的。当时写了大概

七八篇文章。这些文章在那个时间就投向全国

了，当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办了三个大刊《文学

评论》《文学评论丛刊》《鲁迅研究》。当时中国

社科院文学所很活跃，办了有全国影响的期

刊。再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和中国作协主办

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当时我发了七

八篇大文章。我的小册子在 1982 年也出版

了。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学校的学人，发了这么

多文章以后他们很诧异：“这是哪个地方的？”还

查我是不是名牌大学的科班出身，当时有的人

是很讲这些的。

张丽军：有人提到您有一种五四情结，你能

谈谈吗？有一次我听您讲，看见山师文化东路上

刻了二十四孝图您非常生气。

朱德发：后来的思考是有些问题在《五四初

探》《五四文学史》中并没有从学理上讲清楚，我

就换一种视角，查了一些史料又进一步的把它讲

清楚。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方法论的成熟、新

的史料不断出现，我的分析也不断调整，所以我

有些想法又亮出来了。实际上，我所有的研究文

章自我矛盾的很少。一般都是自我观点的细化、

补充，自我否定不是很多。你不能总是对自己的

学术之见变来变去吧？

五四文学是我初入学术之门的地方，那一

批在重要刊物上发表的万字文章可以说奠定了

我这一生献身学术事业的信心和决心。通过对

五四文学的生命体验与理性感悟，使我的文化

人格里注入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增强了

“诚”与“爱”的人性内涵，提升了真善美和谐统

一的审美境界，激起了学术生命的爆发力。这

些经历和生命体验也可以说在我的学术生命中

凝成根深蒂固、挥之不去的“五四情结”。二十

四孝图有些东西是可以重新评价的，但是有些

东西是糟粕。

真学者的英雄情怀

张丽军：您对英雄形象和英雄叙事有着深入

的研究，我想您内心一定也是有这种英雄情怀

的。请您谈谈这种英雄情结。

朱德发：我出生在战争年代，而且以后看战

争文学也比较多。我觉得一个社会、一个时代，

它应该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没有英雄就不可能

有辉煌的时代，不可能有辉煌的历史。尽管不能

说英雄创造历史，但是至少英雄在创造历史的过

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我也就有这

么一个英雄情结。有这个英雄情结，和长期看这

些文学作品潜移默化的渗染影响有很大关系。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主编一本《现代中国文学英

雄叙事论稿》。我们这个时代正需要英雄。每个

领域都需要英雄，要为理想而奋斗！即使个人主

义英雄也总比没有英雄好，比那种麻木的、得过

且过的苟且偷生的要好得多。没有英雄情结的

话，你就不可能在学术研究方面有很多的成就。

知识分子的探索精神和争强好胜精神都是英雄

情结的外在表现。怎么不需要英雄呢？不光是

革命、战争需要英雄，平常生活中也需要英雄。

现在我们的英雄太少了。大家没有那种英

雄气了，都愿意过着安安逸逸的日常生活，过那

种醉生梦死的生活，这样什么壮丽宏伟的事业也

搞不出来，世界怎么发展啊！

张丽军：您对学术的热爱非常令人敬佩，您

一直在探索。几十年来您一直著作不断，最近由

您和魏建教授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通鉴》也出

版了，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请您谈谈是什么

让您保持如此旺盛的创作活力？

朱德发：因为现在学术已经注入了我的生

命，成为我的生命价值根基，也是我生存的一个

方式。学术生命应该是知识分子去除生理生命

以外最重要的东西。知识分子就是要搞学术研

究，要追寻学术事业。学术的根本就是追求真

理。现在中国真的东西太少了，越是现在越需要

我们这些搞学术的人来把学术作为自己的价值

根基，作为自己的根本追求。

真学者不只是把致力于学术研究当成其生

存方式或价值根基，具有一种自觉的以身殉业的

奉献精神，而且应该树立为学术而学术、为学问

而治学的坚定信念。真学者要光明磊落、刚直不

阿，既不怕受冷落也不怕遭围攻，为了探求学术

真理哪怕献出学术生命也在所不惜。真学者就

该把学术作为自己的生命。现在真学者太少啦，

买巧儿的、耍嘴的、抄袭的，搞假冒伪劣的这些学

者现在还少吗？

张丽军：请谈谈您的文学观和您对中国现当

代文学的思考。

朱德发：我一直在研究中坚持文学就是一种

人学的信念，探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学，怎么

样和人学联系到一起，人学在文学当中是怎么体

现的。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离开了这个问

题，文学就讲不清楚了。文学的特质就是人学，

我一直坚持这个观点。这是一个很难言明的问

题，可能和古希腊那个“认识你自己”的命题一

样，是永恒的。我们现在也在研究我们自己，研

究透了吗？这就如同作家一样，是在用不同的作

品在呈现自我，这个问题我们还没研究透。我一

直抓住这个核心问题不放，但现在也没搞清楚。

人如果一下子就能认识透了那就不叫人了。越

是认识不透的人，说明他越深奥、越神秘、越复

杂，所以人学理论对研究文学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学术上有这样几个关注点。一是对文

学史的研究。我觉得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的学者，

你必须有自己的史学建构。因为史学建构是一

个总扼，它体现了你的文学知识结构，也能反映

你的批评水平，还能反映你的建构水平。所以文

学史研究一直是我比较关注的。从通史研究到

断代史研究、专题史研究我都探索过。专题史如

中国情爱文学史，中国山水诗、中国现代纪游文

学史等。再就是通史研究，从1978年参与中国

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到现代文学通鉴，大概我主编

了十几部，每一部都有突破或者创新，没有停留

在一个水平上的。另外就是断代史研究，《中国

五四文学史》就是断代史，这是第一部，现在也还

是第一部。所以文学史的研究和文学史的书写

是我这一生研究中关注的一个核心点。

其次，除了文学史研究，在文学史书写的基

础上研究文学史学，建构现代文学史学，文学史

理论，这是我近十几年注意的一个重点。另外，

文学思维学的研究。文艺思维学有不少成果，但

是能和现代文学史联系起来的文艺思维学就很

少。再就是文学流派学的研究我也写了不少论

文。这两个重点都是我关注的，一个是文学史的

建构，一个是文学史学的建设。

第三是研究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关系，就

是中国的传统文学怎么演变成现代文学，这里边

有没有必然性，它内在的逻辑、内在的机制、内在

的精神也是我关注的。我一直不同意说中国的

现代文学和中国的古代文学发生了断裂、断层这

个观点。我觉得现代文学是古代文学发展的一

个必然，中国的文学革命不能用政治革命的方式

来进行比较研究。文学革命就是文学革命，就是

胡适讲的当文学按照自然规律向前演进的时候，

它碰到了阻力，需要大家推一下。大家把它推一

下，这个坎儿也就过了，这就是文学革命。我在

很多的文章里面都提到过这个问题。这是传统

文学和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

第四，我重视文学大家的研究，一个鲁迅一

个茅盾。我研究的起步是从解读经典文学开始

的，先解读一些经典的文本，像《狂人日记》等。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不是有个名作欣

赏吗？它约我的稿子，就是广播稿子。就从这儿

开始，我对一些经典作品进行赏析。一些学界没

注意的但是很有影响的作品我也给解读了。另

外对当代的一些情爱文学作品我做了一些系统

的解读。

第五是对文学流派的研究，这也是我关注的

重点。作家论我只写过朱自清的。我的文学流

派研究在90年代好像影响比较大，中国20世纪

文学流派研究汇成一本专著。

张丽军：您对于当代文学怎么看，对当下多

元化写作的格局有什么看法？

朱德发：我觉得当下写作所谓的多元化、四

方八面的追求，始终让我感到在多元化里面，总

是缺乏大家，缺乏一些大的作品。我们现在这个

时代需要一些特别大气的、能反映我们这个波澜

壮阔时代的作品，恰恰这样的作品很少。小家子

气太多了，大的作家比较少。我觉得文学创作这

时候应该是近百年来最好的时代，什么东西都可

以发表。

19世纪俄罗斯文学，批判现实主义出现了

很多大家。为什么我们中国在这样一个改革开

放的时代就不能出现大家呢？我们的历史提供

了多么充盈丰富的题材。抗战八年，我们除了游

击战、地道战的作品外，这整个战争场面和历史

过程不可以写吗？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怎样结

合起来，这样大的史诗性的作品不可以构思吗？

俄罗斯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咱们现在没

有这样的作品，特别是反映八年抗战正面战场的

没一部像样的作品。这种情况大家都承认。只

重视日常生活叙事的文学作品，也缺乏深度，这

类作品没什么深刻的思想，它也发现不了什么新

的东西。我觉得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总有一些深

邃的东西是埋藏在底下的，他们却不把它发现出

来。作家不去发现，那靠谁去发现呢？作家就是

要靠自己的感性，靠你的感觉、你的体验、你的感

受把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性、玄妙性的东西发掘出

来，我们这些搞文学研究和评论的是发现不了

的。我考虑现在正是应该出现大家的时候，也是

应该出现大的评论家、大的作品的时候。机不可

失，时不我待！

现在物质风对作家的腐蚀比较厉害。一旦

腐蚀了他们的灵魂、他们的思想，他就不想在艺

术上有大的追求了。因为搞这样大的作品，非得

下苦工不可、下大力气不可，甚至要付出生命。

就像当年曹雪芹写《红楼梦》一样，十几年。现在

哪有这样的作家？所以说现在很难讲，我还没看

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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